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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新宾探索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理新方式

垃圾零填埋 美了村庄护了生态

在新宾满族自治县，虽然胡同里没有
垃圾箱，村里没有垃圾池，路上没有垃圾
车，可每户的庭院都干干净净，街道更是整
洁漂亮。新宾县用小投入，换来了村容村
貌的大变样，解决了“垃圾围村”的尴尬。

目前，垃圾处理和分类的模式不
少，然而大多以政府主导的“突击式”集
中治理为主，地方财政压力陡增，收效

却并不明显。
新宾县的探索为农村垃圾处理提

供了可复制的经验：紧紧抓住“培养群
众环保文明意识”这个关键，让群众成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和主力军，形
成了村屯环境治理自我激励、相互监
督、自治管理的格局，走上了“少花钱多
办事”的垃圾治理之路。

让群众成为参与者和主力军

一大早，下青村养牛户李柏玉准备
到村头的大田地里放牛。老李一手拿鞭
子，一手拿铁锹，媳妇则推着一个小车紧
跟在牛群后。“俺们拿铁锹、推车子是怕
牛粪弄脏咱村的路。”李柏玉解释道。

“垃圾分类的主体是村民，调动他们
的积极性，培养村民自觉分类的习惯非常
重要。我们让村民充分认识到垃圾治理
的必要性，建立起长效机制。”赵连舜说。

“我们对全村216户实行村干部包
片，党员包胡同的包保责任制度，党员干
部进村入户，面对面传授、手把手指导。”
下青村村支书唐丽娟介绍说。“村民还可
结合自家情况，将处理方式进一步改进。”
金岗村村委会主任蒋忠良介绍说，“比如，
村民把吃剩的饭菜先喂鸡鸭，然后再将禽
粪沤肥。建筑垃圾也不用再倒进河里，
而是交给村里作填坑垫道的材料。”

南杂木镇转湾子村是果树种植大
镇。村民们在房前屋后砌上沤肥池，厨
余垃圾、草木灰等可腐烂垃圾不出户就

可直接堆沤肥。“村里面不仅不再垃圾
遍地，咱这果树也不用化肥了，省了开
支，果品质量更是提高了不少。”果农夏
秋娟高兴地说。

在古楼村，每个村民都会唱脍炙人口
的“垃圾分类减量歌”；在红庙子乡西岔村，
评先争优、流动红旗进家门活动让村民踊
跃参与；在新宾县的各个农村学校，“小手
拉大手”的垃圾分类活动从孩子抓起，间
接影响家长，更是取得了良好效果……

如今在新宾，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遵
循“两类五分”（即五指分类法），处理模
式则为“户分类、户处理，不出院、零填
埋”。新宾县还制定了农村垃圾处理的

“五有四无”标准，即有堆沤可腐烂垃圾
的粪堆、有堆放可燃烧垃圾的堆放处、
有堆放可变卖垃圾的堆放处、村旁有
林木、村内大街小巷有花草树木，村内
无垃圾箱、村内无垃圾池、村内大街小
巷庭院及室内无乱堆乱放、村内无卫
生死角。（《人民日报》记者 刘洪超）

调动村民积极性，党员带头提升环保意识

“之前房前屋后、沟渠坑塘等空
闲地，都堆满了垃圾，虽然有垃圾池、
垃圾箱，还有保洁员，却很少清理，往
往把垃圾拉到一个地方埋上就完
事。”上夹河镇古楼村村民李广珍说。

“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县里、村里
没少想辙。”平顶山镇下青村村支书
唐丽娟告诉记者，“由于保洁标准低、
管理水平有限，村里搞卫生基本就靠
突击检查。检查一结束，很快又恢复
原状。”

在新宾，以前农村垃圾处理主要
是将垃圾倾倒或掩埋在村外的隐蔽
地点。“村容村貌看似整洁，但垃圾由
分散污染转为集聚污染，加之没有防
渗消毒等专业处理方式，反而增加了
对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每年县、
乡、村三级要投入上千万元，用于增
加垃圾车、建填埋场等，对于我们省
级贫困县来说，资金投入难以持续。
此外，采取短期突击和单一财政投入
的方式，也难以持续。”新宾县环保局
副局长朱婷婷说。

古楼村村主任谷怀春介绍，
2013年村集体花了2万元建了10个

垃圾池，同时雇用一个保洁员清理垃
圾。“我估算了一下，那时候每天都要
往垃圾场运送垃圾3到4车，现在一
天的垃圾量不足一车。”

“我们做过调研，不少地方的农
村垃圾处理，主要采用村收集、乡转
运、县处理的模式。全县181个行政
村，至少要购买几十台垃圾转运车，
不算燃油、维修等费用就要几百万；
每村一个保洁员，全县每年至少投入
181万；每个垃圾箱700多元，垃圾
池要2000多元……”新宾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赵连舜说，“长此以往，将陷
入垃圾越治越多，财政步步加码，末
端处理设施不足的怪圈，最终甚至有
可能拖垮县乡财政。”

“原来在村里搞垃圾清理，大多
都是党员干部参加，老百姓只看热
闹，认为这都是干部的事。”永陵镇副
镇长宋秋凤有些无奈。

“这种突击式的处理方式只能解
决一时问题。再则，各村的自身条
件、经济基础及农民生产生活习惯不
同，‘村村一面’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赵连舜说。

改变处理方式，防止垃圾越治越多

“泔水开门泼，垃圾随处扔”曾经
是辽宁新宾农村多年来的习惯，然而
这种情况悄然发生了改变。在永陵
镇金岗村，街道干净整洁，家家户户
门前却不见垃圾箱的影子，取而代之
的是一幅幅伸开的手指——即垃圾

“五指分类法”的张贴画。
“剩菜、剩饭等可腐烂垃圾堆肥

沤肥；碎草、秸秆等可燃垃圾分解燃
烧；饮料瓶、废书等留着卖钱；建筑垃
圾用于填坑垫道；废旧电池等自己不
能处理的暂存，村里统一处理。”在金
岗村，村民曹桂荣介绍起了垃圾处理
的新方法。

在下青村村民刘玉敏家的后院，
砖块砌成的沤肥池紧挨着菜地：“每
天的剩菜剩饭、炉坑剩下的草木灰就
倒到这里，来年变成有机肥上到庄稼
地里。”在院内的棚子里，一个个饮料
瓶和纸箱子被收好扎紧，等待出售，

农药瓶、电池等有害垃圾则被装进一
个特制的黄色塑料桶中，由村里统一
收集并送到相关部门集中处理。“农
药瓶、废电池等有害垃圾还能置换一
些生活必需品，只要动手分一分，啥
垃圾都有用处。”刘玉敏说。

“以前，冬天大家经常到山上去
砍树当柴烧，现在秸秆、玉米芯、能烧
的下脚料都用来做饭烧炕，上山砍树
的越来越少了。”村民朱天山说。

“据统计测算，我们县农民每
人每天产生约 0.8 公斤垃圾，其中
可腐烂的垃圾占55%，包括餐厨废
弃物、草木灰等；可燃烧的秸秆、树
叶树枝等垃圾占35%；可卖的垃圾
占5%，建筑垃圾占3%，有毒有害的
占2%。”新宾县环保局局长金毅告
诉记者，“这样一来，95%的垃圾都可
实现家庭内处理，变废为宝实现资源
化利用。”

推行五指分类法，让垃圾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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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平

得益于垃圾处理方式的改变，辽宁
省新宾县有效解决了“垃圾围村”的
问题。从“五指分类法”到“户分类、户
处理、不出院、零填埋”新模式，抓住了

“培养群众环保文明意识”这个关键，让
群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和主
力军，形成了村屯环境治理自我激励、
相互监督、自治管理的格局，从而“美了
村庄护了生态”。

“垃圾围村”在全国很多地方是共
性问题，洛阳也不例外。近年，我市大
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效遏制了
脏乱差现象，但目前采用的“户分类、村
收集、乡运输、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方式
仍有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从村到乡这
个环节，经常出现垃圾在中途被随地倾

倒、填埋的情况，导致很多村边、河边、
沟边出现环境问题。与辽宁新宾探索
的新方式相比，过去以政府主导的“突
击式”集中治理让地方财政压力陡增，
收效却并不明显。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共性问题具体
到各地，往往需要“个性解决”，也就是结
合地方实际转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因地制宜做实精准文章。农村垃圾处理
得好不好，关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环
境治理、文明创建等大事要事，关乎广大
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关乎全面小康
的底色和成色，理应引起高度重视。沉
心静气，以工匠精神认真研究治理“垃圾
围村”的举措，推出更多符合规律性、具
有针对性、体现实效性的治理方式，形成
政府推动、村民参与、城乡统筹的治理合
力，方能“让新时代的乡村美起来”。

转变方式就是“金钥匙”


